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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以下內容是我隨便寫的，全為個人妄想，內容的各部份可能很詭異，也未必能合於大家的需求。



另本文不設著作權，歡迎大家改編、參考和利用等用於各種用途。



這人物多少參照了外面動漫的人物。
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
我的名字叫實子，是個現年十五歲的少女，就讀某市立高中高中一年級。



我留著一頭褐黑色的過腰長髮，前面剪著一頭覆蓋額頭與眉毛的、狀似妹妹頭瀏海且兩旁有鬢角的瀏海，耳後留長的部份則慣常地綁成一個高馬尾。



雖然我不是個自戀的人，但大家都說我長得清純可愛、身材很好，皮膚既白又細又嫩，是個不折不扣的正妹，還說我有著一對與可愛的臉蛋不相稱的巨乳。



我有個青梅竹馬，名叫春香，春香是個容姿端麗、成績優異、體育萬能、受校內男生追捧但性格衝動且捉摸不定的美少女，她留著一頭褐黑色的、前剪瀏海的中長髮，頭上還綁著一條緞帶。



她每天都嫌日常生活很無聊，還說想要看見各種有趣的事，像靈異現象、外星人造訪或具有超能力的英雄大戰遠古時代的怪物之類的，都是她口中所謂的「有趣的事」。

國中時，春香常常做出一些奇特的舉動，以期見到有趣的現象，春香因而成為校內的名人，而我則老在之後為她善後、處理一切。



在上高中後，春香更因為我講的幾句話，而拉著我的手，成立了一個以發掘世間一切有趣事物為宗旨的「202團」，她並強佔了校內荒廢已久的202室，並在未經對方同意的狀況下，將當時在202室的某個角落看書的一名名叫美雪的眼鏡娘，給強行納為自己的團員。



就這樣，202團成立了。



202團成立後，我和美雪每天下課後，都會到202團的「活動室」集合，並進行開會，以討論該做些什麼。



雖然說是開會，但其實每次都是春香一個人在發表意見，我和美雪都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；



開完會後，春香會按照自己提出的方案，帶著我和美雪四處趴趴走，以期能找到鬼怪作祟或外星人來訪之類的有趣的事。



但事實上，有趣的事怎可能說有就有？



因此大部份的時候，春香都是盡興而去，敗興而歸的。



而我和美雪，則總是在她闖禍後，幫她處理善後。



不過即使如此，春香每天都還是有新的點子，彷彿她的精力和創意永無止境似的。



且雖說春香是這樣的人，但做為她的做事青梅竹馬，我對她終究是有感情的，因此雖然我每次都碎碎念說這樣幫她很煩、很不幸之類的，但每次她要行動時，我還是會跟著她一起行動的，而當她闖禍時，我和美雪也還是會盡責地幫她處理一切問題的。



這天，202團進行開會，看來春香大概又是想到什麼新的點子了吧。



但和平常不一樣的是，這次我有不祥的預感，感覺這次的點子會讓我遭殃。



春香說道：「過去召喚神魔鬼怪外星人什麼的方法都無效，看來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將一個人送去冥界，直接和那些鬼魂溝通了。」



我聽到了這話，便起了不祥的預感，於是我說：「我拒絕這提案。」



春香說道：「唉呀，實子，這妳就不懂了，我想我們當中，總要有人去直接和他們交涉的，而我覺得實子妳就是我們當中最好的人選了。」



說完春香未及我反應，便拿出一雙手銬，將我的雙手給銬在身後。



我說道：「妳……妳要做什麼。」



春香說道：「當然是送妳上路，讓妳去靈界找那些鬼魂啊。記得一定要回來啊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那種地方去了怎麼可能回來啊？妳是在發瘋嗎？」



我想掙脫手銬，但就是沒有辦法，這時美雪突然走到我身旁，並用她那不帶情感的、沒有抑揚頓挫的語調對我說道：「不會有事的，放心好了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真………真的嗎？」



美雪說道：「我向妳保證，妳絕對不會有事的。因為我是外星人派來、幻化成人型的超能力者，是被派來觀察春香的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拜託，都到了生死關頭了，我哪有心情聽妳的中二幻想啊？」



美雪說道：「不，這是真的。」



說完，美雪開始唸起一些看起來像是咒語的東西，接著，我便看見了一些前所未見的、令人無法想像的景象。



我簡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，在美雪的咒語加持下，我感覺我的靈魂像是出竅了一般，之後，我依次看到了地球、太陽系、銀河系、本超星系團等，還看到了大量發光的、與我對話的生物體。



我無法理解他們講的話，但這時，我終於確信了美雪所說的。



正當我的靈魂在神遊太虛、進行宇宙漂流時，我的視線突然又被拉回了202團教室。



美雪這時問我道：「妳有看到什麼發光生物體吧？他們是我的同類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這……好啦。我相信妳是外星超能力者，可是既然妳有這樣的能力的話，為什麼妳不幫我呢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我是有能力幫妳，但上級命令我不得任意改變資訊，不然這就是逾越權限，逾越權限的話，他們會解除我的情報連結。」



我問道：「那妳有向他們懇求嗎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我試試看。」



但幾秒後，令人失望的消息傳來。



美雪道：「上級說，為了不影響我們對春香這資訊爆發源的觀測，凡是與她相關的，基本上都不能隨便干涉，不然會發生什麼後果，沒人敢保證。不過放心，上級說妳不會有事的，只是若真的被殺掉的話，妳可能會感覺有些痛而已，之後就會完好如初地醒來，放心好了。」



我失望地說道：「這樣啊……」



這時，春香團長不耐煩地對我說道：「妳還在跟美雪嘀咕些什麼啊？談情說愛嗎？男生女生談情說愛尚且都是不被容許的了，況且是兩個女孩子？還不快跟我來。」



說完，春香便拉著雙手被銬在身後的我，及一旁的美雪，到操場上了。
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
操場上放了一個兩個臺子，每個臺子上各有一根柱子，兩個臺子之間有獨木橋相連，獨木橋之上，有一條中間打了許多繩結的繩子，繩子的一端繫於其中一根柱子上，另一端則繫於另一根柱子上；



此外，在兩根柱子頂端的中間，還掛了一根橫樑，橫樑靠近左邊柱子的一端，還掛了一個繩圈。



我問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

春香道：「這是我自己做的舒服升天獨木橋，妳要感謝我才是！」



我說道：「是要感謝妳什麼啊！我的命危在旦夕啊！小姐！」



春香道：「當然是感謝我偉大的發明啊！」



我還未反應過來，春香就突然將我拉到左邊的臺子上，然後春香將那繩圈套在我脖子上。



我說道：「妳……妳要做什麼？」



春香道：「我要妳兩腿跨在那繩子上，並從這獨木橋走到另一端的臺子上。」



我看了一下繩子，心想道：「我還未經人事啊！這樣走過我的下體豈不會痛死嗎？」



然後我問道：「這和通鬼有什麼關係？」



春香道：「我之前幾天，每天都戴著手銬、脖子上掛著繩圈，到這獨木橋上走，我這樣試了數十次，還有許多次痛到跳出獨木橋外，害得我的脖子被勒得緊緊的，但每次這樣時，都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，但每次我都差一點就看到鬼了，如果我可以做到這樣的話，我相信妳也一定可以的！」



我看了一下春香的脖子，我相信了她的話，但我還是問道：「可是這樣的話，為什麼一定要我去？妳不會自己去嗎？況且，這樣怎樣看都很危險吧！」



春香未等我說完話，便推了我一把，於是，我便開始走獨木橋了。



春香道：「吵死了！吵死了！吵死了！妳不會自己試嗎？笨蛋實！」



我是開始了，但是被她給逼的。



話說走這獨木橋，就如我所料想的一般，極為痛苦，雖然我有穿內褲，因此繩子是隔著內褲摩擦我的私密部位的，但因繩子緊緊地抵著我的私密部位之故，因此每當我走動時，我都會有感覺，更糟的是，每次我想停下來時，在臺下的春香就會刻意地推我一把，逼我繼續前進。



就這樣，我走了一段路，但就在終於快到終點時，我陷入了高潮，並叫了出來。等我回過神，我已從獨木橋下摔下，而我脖子上的繩圈，則緊緊地勒住了我的脖子。



「啊……好痛苦……有種不能呼吸的感覺。」



我心想道：「這春香難道不顧我和她多年的友誼，非要將我給殺掉不可嗎？等一下，她都被吊了那麼多次都沒事，為什麼我就會有事？一定不會有事的，就像美雪說的一樣。」



但我錯了，窒息的感覺久久不能消去，此外，我感到我的腳在空中踢蹬，好像在掙扎似的，我想伸手拉住繩圈，但因我的手被銬在身後的緣故，我沒有辦法伸手。



不久後，我感覺我失禁了。



這時，我的靈魂離開了我的身體，我看到一個穿著學校制服，腳上穿著白色及膝襪與白色運動鞋、雙手被銬在身後的苗條少女，一動也不動地掛在一個繩圈上，裙子還有一小片地方溼了。



這時我心想道：「完了，難道我的人生就要在此結束嗎？不要啊！我還來不及享受高中生活啊！就算要走的話，好歹也讓我和我親愛的父母，與我親愛的妹妹說聲再見吧！不要啊！」



之後我的意識逐漸地模糊，然後我看到了一道光，並感到了一陣幸福美滿的感覺，之後我便陷入了昏睡狀態。



等我再次醒來時，我看見了春香的臉。
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
我疑惑地問道：「這……這裡是天堂還是地獄？」



春香生氣地說道：「這裡是202團活動室啊！笨蛋實！妳忘了我們要做什麼了嗎？」



「我當然還記得，我還記得妳讓我走摩擦下體的獨木橋並害我被吊死的事。什麼跟什麼嘛？」



這時美雪跑來跟我說道：「看來世界線發生變動了，世界線變動率為0.0000021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所以……所以說，一切都重來了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照目前情況來看，是這樣沒錯，一切都回到了春香剛將妳上手銬，還沒讓妳走那獨木橋之前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是……是嗎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所以說一切都沒事的，接下來只要妳被處決，世界就會回到這個時間點，而一切都會重來，春香並不希望妳真的死去，但她希望能看見更多有趣的事，所以就變成這樣了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這……」



我實在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，算了，一切由她而去吧，反正我能再活過來就好了。



這時，春香團長不耐煩地對我說道：「妳還在跟美雪嘀咕些什麼啊？談情說愛嗎？男生女生談情說愛尚且都是不被容許的了，況且是兩個女孩子？還不快跟我來。」



說完，春香便拉著雙手被銬在身後的我，及一旁的美雪，到操場上了。



這一次，操場上放的東西，和上一次的不一樣，這次操場上放的，是一張椅子，椅子背後有著一個十字型手把，手把連到椅背前方的一個圈圈，坐墊前方還有個看起來像是木枷的東西。



我問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

春香道：「這是我自己做的舒服升天椅子，妳要感謝我才是！」



我說道：「是要感謝妳什麼啊！我的命危在旦夕啊！小姐！」



春香道：「當然是感謝我偉大的發明啊！」



我還未反應過來，春香就突然將我拉到那張椅子上，讓我坐好，之後她將我的兩隻腳銬進木枷當中，然後春香將我的馬尾抬起，並將椅背上的圈圈打開，然後春香將解開的圈圈圍在我的脖子上，然後再固定起來，再將我的馬尾給放下，之後春香將我的鞋子和襪子給脫掉，放在一旁，讓我呈現光腳的狀態。



在我被固定起來後，她又拿起了兩個看起來像是測量某種生理數值的吸盤，貼在我的大腿上。



我說道：「妳……妳要做什麼？」



春香道：「當然是要拿妳做實驗啊，我自己坐這椅子，並讓一旁的另一臺機器撓我的腳心少說也有數十次了，每次都在被撓到最痛苦的時候，椅子的開關就啟動了，而這也害得我的脖子被勒得緊緊的，但每次這樣時，都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，但每次我都差一點就看到鬼了，如果我可以做到這樣的話，我相信妳也一定可以的！」



我看了一下春香的脖子，我相信了她的話，但我還是問道：「可是這樣的話，為什麼一定要我去？妳不會自己去嗎？況且，這樣怎樣看都很危險吧！」



春香未等我說完話，便跑到了前面，並用她那既尖又長的指甲，開始撓起了我的腳心。



腳心是我全身上下最敏感的部位，因此我被撓的奇癢難耐，而我因此情不自禁地開始瘋狂大笑，但我是因為被撓的很癢才笑的。



「啊哈哈哈哈………不要…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…」春香撓我腳心時，我一邊求饒一邊狂笑著，但不管我怎樣，春香就是不停止，反越撓越興奮。



就在我感受到劇烈的騷癢感時，我竟陷入了高潮，並叫了出來。



等我回過神，我感到我的脖子像是被什麼給掐住一般，因此我無法呼吸。



「啊………好痛苦………有種不能呼吸的感覺。」



我心想道：「這春香難道不顧我和她多年的友誼，非要將我給殺掉不可嗎？等一下，她都被吊了那麼多次都沒事，為什麼我就會有事？一定不會有事的，就像美雪說的一樣。」



雖然窒息的感覺久久不能消去，但有了上次的經驗，我想等到我真的死去時，大概又會再一次地醒來，並看著春香那張臉吧，不過就算如此，我還是本能地想伸手拉住勒住我脖子的套環，但因我的手被銬在身後的緣故，我沒有辦法伸手。



不久後，我感覺我失禁了。



這時，我的靈魂離開了我的身體，我看到一個穿著學校制服，光著雙腳、雙手被銬在身後、雙腳亦被銬住的苗條少女，一動也不動地坐在一個椅子上，裙子還有一小片地方溼了。



這時我心想道：「上次的事最好再發生一次吧，我不想就此永遠離開人世啊！不要啊！」



之後我的意識逐漸地模糊，然後我看到了一道光，並感到了一陣幸福美滿的感覺，之後我便陷入了昏睡狀態。



等我再次醒來時，我看見了春香的臉。
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=



醒來後，我心想道：「看來我又活了過來。謝天謝地，但不知這次春香又想玩什麼花樣了。」



這時美雪跑來跟我說道：「看來世界線又再次發生變動了，世界線變動率為0.0000043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所以………所以說，一切都重來了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照目前情況來看，是這樣沒錯，一切都回到了春香剛將妳上手銬，還沒讓妳坐椅子之前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看樣子也是。」



美雪道：「妳在內心其實是喜歡春香的吧？」



我說道：「這………這怎麼可能？她都把我給殺死兩次了啊！」



美雪道：「可是妳其實並沒有想向她報仇或想要她接受處罰的意願吧？只有想罵她兩句的意思吧？而且妳每次也都沒抵抗，不是嗎？」



我說道：「這………」



我仔細想了想，發現我就像美雪所說的一樣，沒有要向春香復仇或想要春香因此受到處罰的想法，看來我似乎已打從心底原諒她了，沒想到我竟然原諒她對我做出這種事，我還真是個濫好人啊………



這時，春香團長不耐煩地對我說道：「妳還在跟美雪嘀咕些什麼啊？談情說愛嗎？男生女生談情說愛尚且都是不被容許的了，況且是兩個女孩子？還不快跟我來。」



說完，春香便拉著雙手被銬在身後的我，及一旁的美雪，到操場上了。



這一次，操場上放的東西，和上一次的不一樣，這次操場上放的，很明顯地是一個斷頭臺，看來這次春香不想讓我窒息而死，而是想讓我斷頭！



雖然說比起吊死或絞刑椅等窒息而死的方法，斷頭而死是乾脆很多啦，但這樣可是會見血的。



話說這樣真的沒問題嗎？春香團長大人。



這次我沒發問，但春香卻自己主動宣佈道：「這是我自己做的舒服升天切菜版，妳們都要感謝我才是！」



我說道：「是要感謝妳什麼啊！我的命危在旦夕啊！小姐！」



春香道：「當然是感謝我偉大的發明啊！」



我還未反應過來，春香就突然將我拉到斷頭台上，讓我趴著，之後她將我的馬尾抬起，並將斷頭台上那中間有個洞的木板打開，然後春香將我的脖子放到打開的木板的凹槽上，然後再將另一端給合起來，再將我的馬尾給放到一旁。



在我被固定起來後，她又拿起了兩個看起來像是測量某種生理數值的吸盤，貼在我的大腿上。



我說道：「妳………妳要做什麼？」



春香道：「當然是要拿妳做實驗啊，我還沒試過，怎知道頭斷了能不能再接回去啊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那也犯不著拿我做實驗啊！妳不會自己去嗎？」



春香道：「吵死了！吵死了！吵死了！」



說完，春香便拿著一根按摩棒，來到了我身後，並開始隔著我的內褲，用按摩棒按摩起我的私密部位了。



雖然我是被她強行按摩的，但老實講，這樣還滿舒服的，這一次比之前兩次都還舒服很多。話說我在想什麼啊？人家可是在對我性騷擾啊！



不過話說回來，我竟然會冒出這樣的想法，看來我大概在事實上，在內心深處是接受春香的。



不意外地，我在一段時間後，便陷入了高潮，並叫了出來。



就在這時，我突然感到脖子一陣涼颼颼和刺痛的感覺，之後我感到一陣天旋地轉，而大地則朝著我撲來。



這時我突然想到，我可是在斷頭台上啊！



我被砍頭了！



因為大量失血的緣故，我越來越疲倦，但我還是勉強撐著，這時，我突然發現我的靈魂離開了我的身體，我看到一個穿著學校制服的無頭身體，趴在一個臺子上，而在前面，則有一顆綁著馬尾的頭，倒在一片血泊中。



這時我心想道：「上次的事最好再發生一次吧，我不想就此永遠離開人世啊！不要啊！」



之後我的意識逐漸地模糊，然後我看到了一道光，並感到了一陣幸福美滿的感覺，之後我便陷入了昏睡狀態。



等我再次醒來時，我看見了春香的臉。
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
醒來後，我心想道：「看來我又活了過來。謝天謝地，但不知這次春香又想玩什麼花樣了。」



這時美雪跑來跟我說道：「看來世界線又再次發生變動了，世界線變動率為0.0000064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所以………所以說，一切都重來了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照目前情況來看，是這樣沒錯，一切都回到了春香剛將妳上手銬，還沒讓妳坐椅子之前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看樣子也是。話說這場鬧劇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啊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大概只能等到春香高興時，這一切才會停止。」



我有些失望地說道：「好吧。」



這時，春香團長不耐煩地對我說道：「妳還在跟美雪嘀咕些什麼啊？談情說愛嗎？男生女生談情說愛尚且都是不被容許的了，況且是兩個女孩子？還不快跟我來。」



說完，春香便拉著雙手被銬在身後的我，及一旁的美雪，到操場上了。



這一次，操場上放的，是一個看起來像木樁的砧板，砧板旁邊還放著一把斧頭。



春香道：「這是我自己做的舒服升天劈柴板，妳們都要感謝我才是！」



我說道：「是要感謝妳什麼啊！我的命危在旦夕啊！小姐！」



春香道：「當然是感謝我偉大的發明啊！」



我說道：「我知道妳要做什麼，妳想把我放上去做實驗對吧？」



春香道：「就是這樣，喵。」



春香將我學校制服的上衣的領口稍微往下拉，讓我的脖子露出，接著，她將我的頭和脖子，壓到了砧版上，不用想也知道她要幹嘛，她要砍掉我的頭。



我覺得在美雪的眼中，我現在這樣子，就像某美國卡通裡待宰的火雞一般吧，只是現在被砍的，不是耶誕節要吃的火雞，而是一名少女，如此而已。



就在我陷入沉思時，我突然感到脖子一陣涼颼颼和刺痛的感覺，之後我感到一陣天旋地轉，而大地則朝著我撲來。



這時我突然想到，我可是在斷頭台上啊！



我被砍頭了！



因為大量失血的緣故，我越來越疲倦，但我還是勉強撐著，這時，我突然發現我的靈魂離開了我的身體，我看到一個穿著學校制服的無頭身體，站在一旁掙扎著，然後很快地又倒下，而在附近，則有一顆綁著馬尾的頭，倒在一片血泊中。



這時我心想道：「上次的事大概還會再發生一次吧………」



之後我的意識逐漸地模糊，然後我看到了一道光，並感到了一陣幸福美滿的感覺，之後我便陷入了昏睡狀態。



等我再次醒來時，我看見了春香的臉。
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
醒來後，我心想道：「看來我又活了過來。謝天謝地，但不知這次春香又想玩什麼花樣了。」



這時美雪跑來跟我說道：「看來世界線又再次發生變動了，世界線變動率為0.0000085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所以………所以說，一切都重來了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照目前情況來看，是這樣沒錯，一切都回到了春香剛將妳上手銬，還沒讓妳坐椅子之前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看樣子也是。」



這時，春香團長不耐煩地對我說道：「妳還在跟美雪嘀咕些什麼啊？談情說愛嗎？男生女生談情說愛尚且都是不被容許的了，況且是兩個女孩子？還不快跟我來。」



說完，春香便拉著雙手被銬在身後的我，及一旁的美雪，到操場上了。



這次操場上放了一張床，床上還有三條線，每條線都各連著一個夾子；



此外床上還有三條皮帶，連著床的其中一邊，看起來是要將人給固定起來的。



春香道：「這是我自己做的舒服升天電療床，妳們都要感謝我才是！」



我說道：「我知道妳要說什麼、做什麼，妳想要說要我們感謝妳偉大的發明，然後把我放上去做實驗對吧？」



春香道：「就是這樣，喵。」



之後春香便將我放到了床上，然後用那三條皮帶，把我給牢牢地固定在床上，之後，她將手伸到我學校制服的裙子底下，然後將我的內褲給掰開，並將其中一個夾子，夾在我的私密部位上，再將我的裙子給蓋好，之後又將手伸入了我的學校制服上衣和內衣底下，並將另外兩個夾子夾到了我的乳頭上。



我被夾的有些痛，夾子也相當地冰冷，此外，當春香將手伸入我的上衣裡的時候，我感覺很癢，癢到笑了出來。



「哈哈哈………這樣滿癢的………啊哈哈哈………不要啊………」我笑道。



待春日將夾子夾好後，她整理了我的上衣，然後走到一旁，從床底下拿出了一個看起來像是搖控玩具搖控器的東西，之後，春香按下了其中一個按鈕，我頓時有種被電的感覺。



被電的感覺很痛，相當地刺痛，但另一方面，在被電的同時，卻也意外地有種說不出的快感，流經我的身體，讓我不知是該喊痛，還是該享受電流帶來的快感。



「好………好痛啊」我心想道：「但………但也有種異樣的快感，流經我的全身」



但很快地，電流的力度便加大了，我感覺我體溫上升，心跳加快，而我也很快地失去的意識。



當我再次回復意識時，我發現我的靈魂離開了我的身體，我看到一個綁著馬尾、穿著學校制服的少女，躺在一張床上，沒有任何的心跳與呼吸。



這時我心想道：「上次的事大概還會再發生一次吧………」



之後我的意識逐漸地模糊，然後我看到了一道光，並感到了一陣幸福美滿的感覺，之後我便陷入了昏睡狀態。



等我再次醒來時，我看見了春香的臉。
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
醒來後，我心想道：「看來我又活了過來。謝天謝地，但不知這次春香又想玩什麼花樣了。」



這時美雪跑來跟我說道：「看來世界線又再次發生變動了，世界線變動率為0.0000097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所以………所以說，一切都重來了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照目前情況來看，是這樣沒錯，一切都回到了春香剛將妳上手銬，還沒讓妳坐椅子之前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看樣子也是。話說這場鬧劇似乎沒完沒了啊………」



美雪道：「妳現在只能期望春香能從中獲得滿足了。」



這時，春香團長不耐煩地對我說道：「妳還在跟美雪嘀咕些什麼啊？談情說愛嗎？男生女生談情說愛尚且都是不被容許的了，況且是兩個女孩子？還不快跟我來。



說完，春香便拉著雙手被銬在身後的我，及一旁的美雪，到操場上了。



這次操場上放了一個兩個臺子，每個臺子上各有一根柱子，兩個臺子之間有獨木橋相連，獨木橋之上，有一條中間打了許多繩結的繩子，繩子的一端繫於其中一根柱子上，另一端則繫於另一根柱子上；



此外，在兩根柱子頂端的中間，還掛了一根橫樑，橫樑靠近左邊柱子的一端，還掛了一個繩圈。



不過和上次有些不一樣，這次我在操場上時，感覺有些冷，我看了一下，我發現這次我穿的是泳裝，而且穿的是學校游泳課時穿的那種制式的藍色連身泳裝，但學校制服的白襪子和白色運動鞋還穿在我身上。



接下來發生的事情，就跟之前一次走獨木橋時基本一致，因此我不再贅述。



之後我便一直過著這種被處決、又再次醒來、又再次被處決的生活，一直停留在那一天的那個時候，除了每次受同一種刑時穿的衣服不一樣之外，其他的都基本一致，因此過程我就不再說了。



話說我除了學生制服和泳裝外，我在不同的輪迴中，還穿了學校運動服、女僕裝、護士服、空姐制服、兔女郎裝等多種服裝受過刑，但從來沒有裸體或露點過，此外，當我穿兔女郎裝時，我看到春香與美雪也都換了兔女郎裝；



不過另一方面，由於每次被處決後都還能活過來的緣故，因此過程的痛苦，對我而言也變得越來越沒什麼了，反倒有種異樣的、與被處決相關快感，在我內心深處逐漸升起，且一次比一次地強烈，我也因此逐漸地將被處決的痛苦，給轉化成為某種享受，但不斷地重複這些刑罰，也有些無聊，終於，脫離這迴圈的日子到來了。
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
這次，我又回歸了處刑之前的狀態，但和之前不同的是，我又穿回了學校制服，而這次我的雙手沒被銬住。



這時美雪跑來跟我說道：「看來世界線又再次發生變動了，且變動幅度超過了1，因此妳已進入了另一條世界線之內了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是………是嗎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應該是，這可能是脫離迴圈的機會，但就連我也不能預測之後會怎麼發展。」



這時春香進入了教室，並說道：「今天我們202團要開會，開會討論說有什麼」



宣佈要開會後，春香說道：「過去召喚神魔鬼怪外星人什麼的方法都無效，看來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將一個人送去冥界，直接和那些鬼魂溝通了。」



我聽到了這話，便起了不祥的預感，於是我說：「我拒絕這提案。」



春香說道：「唉呀，實子，這妳就不懂了，我想我們當中，總要有人去直接和他們交涉的。」



聽到這番話，我害怕春香會將我的雙手銬起，並推我去接受各種的死刑，雖然我已不再害怕被處死的這回事，但我還是不希望春香推我去。



不過就在我擔心的時候，我看見春香突然將一雙手銬拿出，並將自己的雙手銬起，然後春香說道：「大家跟我來，我要親自和那些鬼怪交涉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難道不是拿我去做實驗嗎？」



春香道：「笨蛋實，要的話當然是本小姐親自去啊！我難道會叫我親愛的團員們去嗎？」



聽到這話，我心裡吐槽道：「妳這什麼話啊？在其他的世界線中，妳老是叫我去，妳沒資格講這話。」



雖然是這樣想，但我也因此開始擔心起春香來，我怕春香是在拿自己的命來開玩笑。



我問道：「春香不是在拿自己的命開玩笑吧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放心，春香是死不了的，如果她死了，這個世界必然會回到她死前的狀態，只是她本人不會知道而已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是………是嗎？就跟我的狀況類似，只是我會記得，而她不會記得這樣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就是這樣沒錯。」



春香道：「妳還在跟美雪嘀咕些什麼啊？談情說愛嗎？男生女生談情說愛尚且都是不被容許的了，況且是兩個女孩子？還不快跟我來。」



雖然春香的手被銬住了，但她的話語還是很有迫力，因此我和美雪便跟著春香，一起到了操場。



操場上放的，很明顯地是一個斷頭臺，和之前多次將我斷頭的斷頭臺長得幾乎一模一樣。



春香自己趴在了那斷頭臺上，並自己將自己的脖子放在斷頭臺固定住頭部的木枷的凹槽裡，然後春香說道：「笨蛋實，給我過來幫忙！」



我說道：「好………好的。」



春香要我將斷頭臺的木枷給合上，然後要我將感測器接在她的大腿上，待一切準備就緒後，春香對我說道：「笨蛋實，拿起旁邊那根按摩棒！」



我說道：「好………好的。」



我很清楚這樣下去的後果，一旦我開始對春香進行按摩，到了一定程度後，這斷頭臺的電腦就會自動啟動，並將春香的頭給砍下，一想到這樣，我就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，我怕的不是見血，而是害人死去，我可不想背負幫人自殺的殺人兇手的罪名啊！



但春香道：「還不快點幫我按摩我的私處！」



我說道：「這………」



我渾身顫抖，也極為遲疑，我不想按摩春香，因此我猶豫不決，不敢真的按摩下去。



但就在這時，機器突然發動了。



我什麼都沒做，但機器卻突然發動了。



我錯愕地看著一旁的美雪。



美雪開口道：「應該是團長自己腦部的畫面太過刺激、讓她自己太過興奮，所以機器才會啟動的吧。」



我說道：「是………是嗎？」



美雪道：「是這樣沒錯。」



之後，我看著春香被砍下的頭，春香被砍下的頭，竟露出了一抹微笑，我更震驚了。難不成她覺得被砍頭會讓她很興奮？



此外，看到春香死去，我的眼角竟不自覺地流出淚來，而我的心，也不自覺地感到非常難過。



美雪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她對我說道：「春香她似乎很久以前就想體驗看看死掉的感覺了，因此她很對不起妳，此外，她覺得她虧欠妳太多，因此她決定利用此機會，以死向妳謝罪，她要妳不要太難過，還說妳與她有一天會再見面的。」



但我實在是受不了了，於是，我抱起了春香的頭，開始大哭了起來。



之後，我將春香的頭放在她頭掉下來的地方，然後我自己躺上了斷頭臺，並將接在春香無頭身體上的感測器，接到了自己身上，然後，我想起了過去被處死前戴著手銬時我也感到一些快感的事，於是我從春香身上，搜出了另一副手銬，將它銬在自己的手上，然後用銬住的手，拿起按摩棒，開始隔著裙子，按摩自己的下體，很快地，我便達到了高潮，而我的頭也因此被砍掉。



在我的頭掉落的同時，我心想道：「春香，我來陪妳了。」



當我再次回復意識時，我發現我的靈魂離開了我的身體，我看到一個綁著馬尾的少女的頭顏，和一個留著中長髮、綁著緞帶的少女的頭顏，面面相覷地彼此對看，看來那就是我的頭和春香的頭了。



這時我心想道：「春香，我來了………」



之後我的意識逐漸地模糊，然後我看到了一道光，並感到了一陣幸福美滿的感覺，之後我便陷入了昏睡狀態。



但沒想到，第二天我還是醒來了，我發現我在學校，在202團的活動室裡，而春香和美雪都在教室內，和往常沒什麼兩樣，彷彿處決什麼的，都像是沒發生過一般。



春香看著我，對我說道：「笨蛋實！妳還在發什麼呆啊！給我好好聽我的提案！」



我說道：「可………可是，妳不是已經將自己的頭給砍掉自殺了嗎？妳怎麼還會在這裡？」



春香道：「笨蛋實！我怎麼可能會把自己會誰的頭給砍掉啊！再吵我就真的把妳給殺了！」



這時，一旁的美雪道：「那天在妳砍掉自己的頭以陪伴春香後後，世界線又發生了變動，這次的世界線變動率為—1.01022345。」



美雪道：「是這樣沒錯。」



春香道：「妳還在跟美雪嘀咕些什麼啊？談情說愛嗎？男生女生談情說愛尚且都是不被容許的了，況且是兩個女孩子？還不給我好好聽我講的！」



我有些不耐煩地說道：「好啦好啦，我聽就是了。」



總之回到常態就好了，我只希望這個新的世界不要再發生什麼死不死的事了，我已經厭煩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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